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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的第 24 年起，张宇峰有点拿

不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了。此前，一路

从学徒到技术骨干，他是一名再标准不过的车

工；然而，在他把车床前的工位“让给”智能机械

臂、自己退居后方与代码及数据打交道后，原先

的工种分类看起来就有点不适用了。

张宇峰的“小疑惑”，在我国制造业正经历着

的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动力的浪潮中，代表意义

并不小。创新设备的出现和使用减少了生产线

对劳动力的依赖，也冲击了部分产业工人长期形

成的凭一门技术或手艺安身的生存模式。

不过，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一

样，智能化的目的是解放人激活人而非取代人。

要将挑战转为机遇，产业工人就要从技能的实践

者转为智能设备的操作者和研究者。而只有当

人才突围，企业乃至整个制造行业方能从巨浪中

突围。

席卷

张宇峰第一次见识到智能制造的厉害是在

4 年前。那时，他所在的方大集团北方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重工）汽车转向系统分

厂加工车间引入了智能机械臂。这在整个北方

重工，是头一份。

说起北方重工，人们会习惯性给它贴上“老

牌”的标签。“老”不仅因为这是一家地处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有近百年历史的企业，也在于它设备

老、技术老，工人队伍年龄结构也相对老化。

2019 年，北方重工完成“混改”。智能升级，

是这个以全新面貌进入市场的老企业迈出的第

一步。

当时，张宇峰 43岁，车床上的那些活儿早就

干得驾轻就熟。然而，眼见机械臂车出来的结构

件耗时比自己少，质量还不比自己差，他傻眼了，

“积累了小半辈子的手艺和经验似乎突然间就

‘不值钱’了”。

那段时间，一有公司的电话打来，张宇峰就

会紧张，“总觉得是要通知我离岗或待岗的”。

他抽烟多了，觉也睡不好，好不容易睡着了，梦

里还会出现机械臂无声无息又不休不止车零件

的画面。

同一年，与北方重工一墙之隔的沈阳鼓风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鼓集团）也开始

了智能化试点——车工马长好所在的透平公司

转子车间安装了数字化管理系统。

马长好 2004年入职时，转子车间只有 4台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淘汰下来的半数控机床，产线

上噪音大、机油味重。后来机床更新了，但从接

收工单到准备物料再到手动录入加工数据，依然

耗时耗力。有些部件加工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

能报废。“工作一天下来身体累，心里也累。”马长

好说。

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马长好和他的

工友。现在，只需轻点几次屏幕，马长好就能搞

定一个工件从“派工”到“完工”的全过程，所有的

切削工作，都由受指令控制的全自动机床接手。

在以工业为经济命脉的辽宁省，短短几年时

间，智能改造和数字化升级行动几乎席卷了每一

个制造企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辽宁已开通

5G 基站 6.7万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

实现了全省覆盖，接入企业 2263 家，标识注册量

2.47亿个。

在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势所趋的

当下，对企业而言，改造升级在提高生产效率、增

强市场竞争力之外，更基础也更直接的目的是为

了生存；对员工而言，只有企业活下去了，自己的

饭碗才能保住。

因此，不管情不情愿，一代产业工人都要踏

上一条过去没人走过的转型之路。

颠覆

让张宇峰寝食难安的机械臂是靠后台数控

加工中心赋予它的程序运转的，能操作加工中

心，就能操作机械臂。可摆在张宇峰面前的难题

是：他从来没学过编程。

自 19 岁入厂拜师起，张宇峰的技能和经验

都是摸着工件和车床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不

是没经历过技术革新。他当学徒时，厂里用的还

是手摇车床，后来换成了数控车床，车工件的方

式变了，效率提高了，但原理还是一样，“老师傅

干活时的精度和准度照样是绝技。”张宇峰说。

然而，这一次一切都不一样了。学编程要

先记指令，常见的指令有近百个，彼此间还很相

似。最让张宇峰感到颠覆的，是这些抽象的指

令看起来跟他习惯的车床运转毫无关系，可新

来的年轻人轻敲几次键盘，机械臂就真能按要

求动起来。到了张宇峰自己，一开始因为对指

令不熟悉，捣鼓半天往往换来“指令错误、无法

执行”的结果——这比让他亲自去车工件可难

多了。

机械臂上线后，北方重工给车工开设了培训

课，结果上课时来了不少钳工、铣工，其中大多还

是各自车间里的技术骨干。嘴上不说，大家心里

都明白：下一个被智能设备“挤出”工位的可能就

是自己。

后来，张宇峰形容当时坐在现场的自己“像

个傻子”，“只希望台上的老师能讲得慢一点、简

单一点”。

“三分车工，七分车刀。”这是张宇峰做学徒

时师父常说的话。车刀是车工最常用的刀具之

一，对它的使用是评判一名车工手艺的重要标

准。年轻时，为了练好车刀刃磨技术，张宇峰没

少在下班后给自己安排加练。不惑之年，面对意

外的职业困境，他知道，想要继续在这一行干下

去，必须把当年那股劲再使出来。

智能升级启动后，北方重工针对一线产业

工人提出了通用设备工人专业化转型和开展一

专多能技术升级

培 训 的 实 施 方

案 。 在 此 基 础

上，张宇峰的转

岗开始了。

那 段 时 间 ，

白天他在公司的

电脑上练习三维

建模；下午同事

下班，他再到加

工中心找空位实

操装夹、找正、对

刀；晚上回家，他

还要抱着编程书

籍看到半夜。那

一年，张宇峰的

女儿上高三，见

父亲如此好学，

小姑娘忍不住发

问：“爸，你也要

考大学吗？”

智 能 升 级 ，

改变的不仅是技

术和设备，还有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头脑中的理念。

随着数字化管理系统投入使用，沈鼓集团

转子车间的生产日常和以往完全不同了。工

单、物料、工时、计划等信息通过手机或工位电

脑传输到人，加工程序信息则直接导入数控车

床。生产过程的每一步，都要经系统确认，工人

们的主要工作从过往的“围着机器转”变成了

“围着流程转”。

一开始因为不习惯，工件加工结束后，马长

好常常忘记在系统里确认“完工”，导致工件在流

程上无法自动转入下道工序，“有时候，‘下游’工

友等着急了，还会跑来提醒我”。

为了熟练操作数字化生产系统，马长好报名

参加了公司举办的办公软件培训课程和 5S现场

管理与实战经验分享课程。“放在过去，谁能想到

当车工还要专门学这个？”

事实上，过去 4 年，马长好参加过的大大小

小的培训还有很多：精益管理培训、专项技能提

升培训、创新方法培训……相比于同龄人张宇

峰，因为有一定编程基础，马长好的转型更快也

更顺利，但他发现，与“人工智能”接触得越久，就

越能感受到它对行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也意

味着产业工人要上的课有很多。

“我已经做好了终生当‘学徒’的准备。”说这

句话时，这位有 19年工龄的老师傅一脸认真。

流动

2021 年，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抚顺新钢铁）智造中心投运，过去分散在各生

产工序的操控室整体入驻中心集控大厅，实现了

全流程、全覆盖、全方位冶金制造一体化运维管

控。大厅 100 平方米的智慧屏幕上汇集了包括

能源、物流、计量、安全环保在内的 3 万余项数

据，而负责远程操控的员工只有几十名。

制造管理部调度室主任魏永强的工位也在

大厅内。在那里，企业的产量经济指标等数据均

能被智能抓取，调度员们只需点击屏幕就能完成

大部分工作。

这与魏永强早些年的工作环境形成了鲜明

对比。据他回忆，那时候全厂有近 70 名调度员

分布在各个作业区，所有资料都需手写报表。有

时候为了查一个数据，需要好几个人如大海捞针

般在海量报表里翻上几个小时。

数字化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帮助完成了部

分重复、机械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被替换下来

的人力何去何从，成了这场技术变革中最引人关

注的问题之一。

就在智造中心投运的同一年，抚顺新钢铁投

入 2000余万元动工建设了面积 2200多平方米的

技能实训中心，可供开展通用工种实训、机电仪

培训、关键操作岗位模拟仿真实训等多种课程。

一年多时间里，已有超过 500 名职工在实训中心

参加了钳工、电工的理论和实操培训。此外，公

司还搭建了能力学院虚拟机构，以“岗位价值-

能力标准-课程开发”为核心，通过匹配内外讲

师资源、课程资源、能力付薪机制，促进全员能力

提升。

“这里就像是人才的蓄水池，哪里有需要，水

就往哪里流动。”抚顺新钢铁人事行政处人力资

源室主任吴雪这样打了个比方。

“无人化”不是“去人化”，先进的智能设备需

要高技能的产业工人与之相匹配。企业想要进

一步推进转型升级，就必须要让暂时“富余”的工

人向更有价值、要求更高的岗位流动。

在北方重工，车工徐沫操作多年的一台产于

1952 年的小型机床因设备升级被淘汰了。左思

右想，徐沫决定在 37 岁的年龄转岗做铣工学徒

——他的师父只比他大 1岁。

隔行如隔山。换了工种，过去十多年的经

验似乎都派不上用场。转岗第一个月，徐沫没

有一天停止过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就不是干铣

工的料”。

对一家历史悠久的制造企业来说，相较于人

员“大换血”，已有的产业工人对工作环境、管理

标准、公司理念早已适应，从中培养的符合智能

制造需求的技能人才稳定性更高，也更节约成

本。但正如徐沫在转型之初的感受，半路上“从

头学起”是这一群体明显的劣势。

为此，除开设培训通道外，北方重工还出台

政策解决员工后顾之忧：转岗员工在脱产学习期

间薪酬参照原岗位标准发放，考评合格后还享受

额外津贴。

在个体主观能动性面前，难与易总是相对

的。转岗三四个月后，翻烂了好几本编程资料的

张宇峰终于能让机械臂按他的指令完成基础工

作，记了好几本笔记的徐沫也摸着了门道，开始

试着操作先进的数控龙门铣床。

突破技术关卡的同时，张宇峰对“饭碗被

抢”的担忧日益减弱。“智能设备要完成复杂的

工作，同样需要长期的数据储备和功能迭代，这

个过程，就是产业工人同步升级的机会。”张宇

峰说。

4 年来，北方重工产线上的智能设备越来越

多，人越来越少。但从台前到幕后，企业中产业工

人的数量并未明显减少。数据显示，该公司目前

一线职工 2500 余人，其中高级技师 293 人，技师

437人，高级工1021人，技术工人占比超过70%。

激发

2021年，马长好参加了辽宁省创新方法大赛

并获得三等奖。比获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参

赛人员中唯一的工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车间的数字化改

造。”马长好说，转子车间引入数字化管理系统

后，自己以往“来什么需求干什么活”的工作模式

彻底改变了。在系统里，所有工件的工艺图纸和

工序流程展示得一清二楚。从繁复的切削作业

中解放出来的马长好也有了时间分析生产数据，

在实践经验的支撑下研究相关问题。

过去几年，沈鼓集团承接了一系列百万吨级

乙烯装置设计生产工作。去年，因为其中涉及的

转子核心部件叶轮的研发进展不顺，沈鼓集团副

总工程师、透平设计院常务副院长姜妍很头疼。

叶轮形状酷似陀螺，加工难度本来就大，那

一次装置要求的精度又高于往常，按传统从外沿

向中心走刀的方法，成品很难达标。为此，姜妍

与马长好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最终提出了“反向

走刀”的新思路。

据马长好介绍，装置要求叶轮越靠近中心精

密度越高，于是他编写程序从叶轮中心向外沿车

削，在车刀磨损最小的时候车出精度要求最高的

部位。最终马长好采用“粗车正向切削，精车反

向切削，正反向切削相结合”的工艺，将叶轮的尺

寸公差控制在 0.01mm以内，达到了产品要求。

过去几年，像这样的协作与沟通，在姜妍与

马长好之间已发生了许多次。在姜妍看来，企业

智能化改造后，技术人员和技能工人之间的边界

已越来越模糊，“好的工人，不仅能想方设法将图

纸变为现实，还会根据生产经验为产品设计出谋

划策”。

技术的变革让工种间的关系与衔接更加紧

密，也为工人实现“一专多能”提供了契机。在抚

顺新钢铁，经过培训，48 岁的姜勇从一名普通的

维修钳工升级为既能操作、又会检修的“操检

工”，并考取了焊工、天车工等特种作业操作证。

“这些证书可都是能派上用场的。”姜勇介绍，依

靠智能设备带来的精细管理与便捷操作，过去需

要自己与天车工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他可

以方便地先吊送物料，再展开检修，“生产流程反

而更顺畅了”。

生产方式变了，产业工人工作内容变了，人

才评价机制也要随之变化。2020年，辽宁省出台

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经人社部门备案

后，可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评价结果与企业

薪酬等待遇挂钩。

次年，沈阳市产业链企业高技能技工评审

技术职称工作启动，职称与职业技能可“贯通互

评”。以此为契机，马长好同时评上了高级技师

和高级工程师。这意味着，未来他的职业发展

既可以在同一通道内晋升，也能在不同通道间

转换。

回答

多年前，魏永强还是抚顺新钢铁轧钢厂调度

员时，煤气管控系统只能检测气压一项数据。两

年前搬入智造中心，他惊喜地发现通过数字化系

统，调度员已可以精确地掌握各作业区单位时间

内产品生产消耗的煤气量。

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新设立标准，抚顺新钢

铁的煤气使用从基本的“保安全”升级到了高效

利用。

“机器比人算得快、干得多，但如果没有人脑

的创新，智能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就只是一堆数

字。”经历了企业运用数字化工具为传统工业模

式赋能的全过程，魏永强深有感触。

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看来，现

有科技发展水平下，机器的本质依然是人类能

力的延伸，“只要能自我变革和进步，产业工人

就能像过去一样，重新适应不断更新的生产力

的要求。”

2022 年 4 月，“技能辽宁行动”实施方案出

台，其中明确在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中增加有关数

字技能的培训内容，特别是面向新职业重点开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能培训，推动

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加强各类城

乡劳动者数字技能和职业技能培训。

如今，在诸多制造企业生产一线，“用数据说

话”已取代“用经验说话”，成为产业工人交流时

的新模式。“数字引领让决策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的同时提升了产业工人的执行力，让最基层的操

作人员工作更准确，这是数字化转型的真正价

值。”抚顺新钢铁财企处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

魏宏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学会与智能设

备合作，企业的转型升级才算取得了初步成功。

如今，张宇峰已经能同时操作 6 台数控加工

中心完成工作。最近他正琢磨着改进车床上与机

械臂配合的定位器，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张宇峰觉得，几年下来，自己与智能设备这

一“新工友”的合作越来越默契和顺畅了，“很多

工作要做好，我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

这并非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看法。早在今年

初，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走红时，就有人向

它提问：“人工智能会取代产业工人吗？”

ChatGPT的想法与张宇峰颇为相似。它说：

“虽然一些机械化的任务可能被人工智能系统替

代，但在许多职业领域，仍需要人类的技能和智

力来应对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人工智能可

能会对某些职业产生影响，但也将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人们需要适应新的技术并培养与之合作

的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AI 将成为助力生产

和创新的工具。”

当人工遇到智能当人工遇到智能当人工遇到智能当人工遇到智能
本报记者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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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新钢铁智造中心集控大厅内，100平方米的智慧屏幕上汇集了3万余项数据，负责远程操控的员工只有几十位。 受访者供图

如今，通过编程与机械臂协同工作已是张宇峰上班时的日常。 李晶 摄

抚顺新钢铁技能实训中心里，讲师吕亮（左一）正在开展钳工实
操培训。 受访者供图

在北方重工汽车转向系统分厂的加工车间，工人在使用数控加
工中心加工铝合金柱管零件。 孙奇 摄

车间实现数字化改造后，马长好有了更多时间研究问题和发明
创新。 赵晨 摄


